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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计划，在家乡小住半个月
后，我就要返回南方。

就在我打好包裹，准备启程
时，虎子来了电话。 让我无论如
何多待一天，他从郑州往回赶，
要和我见上一面。

虎子是我发小， 也是邻居。
只不过， 他家的房子早已夷为
平地。 他在襄阳买有别墅，早早
就把父母接了过去。 用乡亲们
的话说， 虎子是夹河百年难遇
的“能人”，绰号“虎子能”，应该
写进村史。

乡亲们说这话的口气，有羡
慕，有嫉恨，也有不屑。

虎子长得俊。 高挑个，挺鼻
梁，大眼睛里闪着笑眯眯的光。
刚满 18 岁， 就有媒婆找上门
来， 介绍邻村一家闺女给他当
媳妇。 媒婆说了， 只要虎子愿
意，对方不但不要嫁妆，结婚时
还会送辆凤凰牌自行车给他。
那是 1984 年。 一辆凤凰自行
车， 可是一家农户全年苦扒苦
做的收入。

就这，虎子都没同意。
虎子心中有个女人，也是邻

村的，叫小翠。 她腿有点瘸，走
路一拐一拐的。 脸长得也不耐
看，有很多梨花星子（一种小斑
点）。 那时，我还在老家读书。 曾
问过虎子， 干吗放着好看的妞
妞不要，偏要个不利索的女人。

虎子说，小翠在襄阳一家饭
店洗碗。 跟她结婚，就能把我带
到襄阳去。 襄阳啊，可是比县城

大很多的城市。 只要进了城，我
再也不回来干这该死的农活了！

我至今还记得他对土地憎
恨的样子。 那年头，也确实是这
样。 付出多，收获少。 一年到头，
牛马一样劳作， 汗珠子落地摔
成八瓣，只能落个肚子圆。

当时， 全村人都以为虎子
傻。 等结婚后没几年，全村人忽
地觉得虎子很精明。“虎子能”
就是在这个时候叫出来的。

虎子来了。 开着宝马车，西
装革履，一副成功人士的派头。
只是他的眼睛里少了笑意，多
了些忧愁。

虎子带来卤菜， 还是热的。
有卤鸡蛋、肥肠、猪蹄、猪头肉，
还有我最爱吃的卤豆皮。 我在
南方时，虎子只要过去，总会给
我带点卤豆皮。 这都是小时候
嘴馋落下的毛病。

我知道，他让我无论如何多
待一天，肯定是有话和我说。

几杯酒下肚。 虎子未曾开
言，先落泪。 他说，仔仔杀人了。

我一惊。 前些日子，在电话
中，他还对我说仔仔很好。

怎么突然间就成了杀人犯？
虎子说， 都怪我啊， 都怪

我。 从虎子絮絮叨叨中，我慢慢
听出原委。

仔仔是虎子的儿子，为小翠
所生。

虎子结婚后，同小翠一同来
到襄阳饭店打工。 小翠洗碗，他
帮老板跑腿买菜，招呼客人。 虎

子人勤劳，嘴也甜，很受老板喜
欢。 积攒了一年的钱后，虎子辞
工也开了家小餐馆。 先前的老板
不乐意了。 觉得虎子忘恩负义，
撬他墙角，便带上人兴师问罪。

讲到这，虎子突然问，我这
样做不对吗？

这些事，他以前从没对我讲
过。 一时间，我还真不知该如何
回答。

虎子愤愤地说，就是欺负农
民！

小餐馆开不成，虎子开始卖
鸡。 在饭店打工时，他看准这是
赚钱的路子。 到乡下收鸡，再拉
到城里卖，转转手，每只鸡可赚
到两三块钱。

干了一两年，卖鸡的人越来
越多，价格上已没有竞争优势。
这时就显示出虎子的精明来。
他第一个从香港买回自动脱毛
机。 那时内地杀鸡都用开水脱
毛。 在菜市场边，支起一个大煤
炉，上面架口钢精锅。 放足清水，
火旺旺地烧。 若买鸡的人需要脱
毛， 就把杀死的鸡投进锅内，快
速搅动。 在沸水中烫均匀，再提
出来，趁着热乎劲祛毛。

这方式方法很老土，费时费
工，一天烫不到几个。

买脱毛机时，虎子与小翠吵
了一架。 小翠不想买，虎子硬要
买。 这时仔仔已经五岁了，放在
老家由爷爷奶奶带着。

小翠胳膊拧不过大腿，脱毛
机最终买了回来。 好家伙，第一

天开张， 就把菜市场所有买鸡
卖鸡的人吸引了过来。 这玩意，
快，干净。 把鸡丢进脱毛机里，
仅三分钟，白花花，一丝不挂的
鸡就被拎出来。 虎子第一天累
得差点吐血。

其他卖鸡的人， 留了心思。
偷偷想看下脱毛机的招牌。 想
知道是哪生产的，也搞一台。 虎
子比他们更聪明， 早把标牌卸
掉了。

仔仔在老家读到小学四年
级，虎子和小翠离了婚。 虎子娶
了个城里女人，细皮嫩肉，像港
台明星那么妩媚。

这时虎子已在襄阳买了一
套江景房， 三居室， 一百多平
米，混得有模有样。 最开始，为
哄新女人开心， 他本不想要仔
仔的。 没想到新女人多次流产，
生不了小孩。 他这才把仔仔接
到城里读书。

仔仔进了城，骨子里还是农
民本性。 胆小，怕事。 上初中了，
还不敢说句大声话。 班里的同
学常欺负他，知道他爹有钱，就
让仔仔买烟。 中华、黄鹤楼、小
熊猫等。 还有零食。 更有甚者，
直接在小卖部记上仔仔的账。

虎子知道后，感觉儿子太窝
囊。 脑子一转， 把仔仔带到鸡
档。 这时虎子已办起公司，捣腾
起脱毛机、蛋糕机、馒头机、绞
肉机来。 宰鸡卖鸡的老本行，依
旧保留。 用虎子自己话说，致富
不能忘本。 哪怕亏钱， 也要守

着，这是历史的见证。
虎子递给仔仔一把刀，要求

把鸡杀了。 仔仔长这么大，还从
未杀过生。 他不动手。 虎子就陪
着他。 虎子说，这世道，强者为
王。 你不能靠老爸养一辈子。

从早上陪到晚上，仔仔没办
法了。 闭着双眼，挥刀向鸡头上
砍去。 鸡嘎嘎叫飞跑了，落下一
地鸡毛。 虎子不收兵， 吩咐再
来。 这一次，仔仔挥刀而下，溅
了一脸鸡血。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仔仔的眼神变了，变得凌厉

起来。
有学生不相信这变化，继续

讹诈仔仔买烟。 要中华的。
仔仔说，不行。
对方深感掉分， 挥拳打过

来。 没想到仔仔早有准备，掏出
杀鸡的刀迎了上去。 结果，对方
当场掉下三指头。

仔仔一战成名，在学校里成
了“大哥大”。

虎子喝了一口酒说，刚开始
那几年，他还挺高兴。 觉得终于
把儿子培养出来了。 不料想啊，
不料想……虎子泣不成声。

我不想再让虎子说下去，仔
仔的后果可想而知。

虎子说，我一定要说给你听
听。 不说出来， 我难受啊！ 他
……他把后娘给杀了。

一刹那间，乡村寂静。 我听
见自己的心跳， 也清晰地听到
虎子眼泪落地的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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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胡在李局长办公室门
口停住了脚步， 他是让自己
稳一稳心情。

他想起这 接 连 三 个 晚
上， 躺在床上就想的一个问
题： 要不要到李局长办公室
里坐一坐， 和他说一说家中
侄子胡天的事儿。 胡天刚刚
创业， 手中有几个人， 组建
了一个维修工程队， 正好局
里维修工程不少 。 但又一
想， 要是让胡天硬着和其他
维修工程队竞争， 只怕不会
有好结果。

老胡觉得应该是可以说
一说的， 毕竟自己是局里的
老同志了， 还有两年就真正
退休了。40 年前，老胡还是小
胡的时候， 从一所中专学校
毕业，分到了这局里，让周围
的邻居、同学羡慕了好几年。
进到局里的小胡，上进，肯学
习， 迅速成长为局里的业务
骨干。 局里的业务，哪儿遇到
了难题，小胡都能解决。 伴随
着一张又一张先进工作者的
荣誉证书，小胡成了大胡，大
胡又成了老胡。 老胡像个定
海神针一样， 在这局里工作
了 40 年， 各种证书不少，然
而他发现自己连“副科长”也
没能被公布一个。 不过，这也
不妨碍老胡评先晋级， 老胡
也就不去管这事儿了。 去年，
局里李局长主持党委会讨
论，一致通过，老胡成了市政
府的特殊津贴获得者。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
局里的局长换了一茬又一
茬。 李局长是前年从市政府
办公室下派来做局长的，刚
刚 40 岁出头。 李局长到局里
那天，正好见到老胡，他叫住
了老胡：“胡老， 我有件事向
您请教……” 当时李局长说
的什么老胡和周边的人都忘
记了，但是，大家都记得了新
局长给老胡的称呼，“胡老”。
再以后， 李局长不管在哪里
碰见老胡，都会叫他一声“胡
老”。 局里的人呢，不管年龄
大小， 见了老胡也是一声连

一声地叫他“胡老”。 老胡心
里乐着，这称呼好啊，比那些
科长副科长听着都舒服哩。

老胡在李局长办公室门
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挪动
了脚步，敲了两下门。 办公室
里李局长正看着一份文件 ，
见了他， 便打招呼：“胡老来
了，快请坐。 ”

老胡坐在了李局长办公
桌前的椅子上， 说：“局长正
忙哩。 ”

李局长抬起了头， 看着
老胡：“不忙不忙， 胡老有事
请讲啊。 ”

老胡也抬起头看了看李
局长， 说：“局里这段时间的
维修工程不少哩， 局办公楼
空调更换，办公设施更新，局
宿舍楼楼顶防水维修， 宿舍
区围墙维修……”

“老胡啊……”李局长打
断了他的话，突然说。

像踩了急刹车， 老胡的
话停了下来。 局长以前是叫
他“胡老”的啊，怎么今天变
成了“老胡”？ 老胡的眼睛转
了转向， 看见了李局长办公
桌上的一小盆君子兰， 喉咙
里咳了一下，说：“局长啊，你
看看，这盆君子兰真绿……”

“是的啊，这盆君子兰真
绿……” 李局长接过了他的
话，“要是您喜欢，就拿去吧，
我女儿给了我三盆， 我再从
家里带一盆来就行。 ”

“好啊，好啊。 ”老胡接连
答应了两次。 他从李局长手
中接过了那盆君子兰， 走出
了门。 出了门，老胡才想起，
拿了人家的君子兰，连句“谢
谢”也忘记说了。

老胡回 到 业 务 科 办 公
室，心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他将那盆君子兰稳稳正正地
放在了自己的办公桌上。 那
君子兰的叶子，真是绿，绿得
逼人的眼，却让人舒心。

下班的时候， 老胡又遇
见了李局长， 李局长远远地
向他打招呼：“胡老， 我们一
起走……”

生意不太好， 我和老
陈商量， 要把八十多平米
的铺面隔开做两间 ， 分租
一间出去。 找工人做了间
隔刷好墙， 刚把招租启事
贴出去， 第二天就有不少
人来问。

没多久 ， 唐老板一家
成 了 我 们 一 墙 之 隔 的 邻
居。 唐老板高而瘦，微秃；
老板娘胖而矮 ， 微黑 ，皮
肤很紧致， 看起来也就三
十出头的样子。 他们的女
儿球球， 非常可爱 ， 胖乎
乎的小脸蛋， 眼神像溪水
一样清澈。

小家伙六岁多了，还没
去幼儿园，经常一个人钻小
巷子。 我看见球球的时候，
她往往像刚从灶膛钻出来，
身上没有一块地方是干净
的。 不过，再脏兮兮也掩盖
不了她的美丽。

我们的铺面位于工业
区鞋厂云集的角落里，车流
量不大但人员复杂 ， 治安
差。 我在门口亲眼看见过
两次飞车抢夺， 斜对面那
间小超市还被人持假枪打
劫过， 本地新闻媒体甚至
披露过一次当街抢孩子的
新闻……

毕竟我们对这里比较
熟悉，老陈认为我有必要提
醒一下唐太太。 我听话地过
去跟唐太太讲，可是唐太太
似乎满不在乎。 她一边把一
块面料摊到超声波压花机
上，一边说：“没事的，不用
担心。 ”不过，每隔一段时
间， 唐太太就站在门口，扯
开喉咙喊：“死球球，还不回
来！ ”

两三秒内，孩子必定出
现在街角 ， 问她的母亲 ：
“妈，干什么？ ”

没得到母亲的回话，她
又跑得不见了人影。

她俩之间好像有一根
无形的风筝线。 只是我常常
担心那线太细，会不会突然
有一天就断了？

不过，我的担心是多余
的。

他们搬来的第四天，球
球没再继续钻巷子，而是进
了我们的店里。 那时我和老
陈正在吃饭， 矮塑料凳、可
折叠矮塑料桌子，桌上摆了
一碟土豆丝、一碟菜心和一
盘紫菜蛋花汤。 球球说：“我
也要吃。 ”

老陈赶紧起来，先给她
搬凳子，然后拿了碗、找来
匙羹，舀了一碗饭，说：“先
去洗手，洗完来吃。 ”

老陈一向喜欢孩子，而
我们的女儿被扔回老家给
她奶奶带， 做着“留守儿
童”。 有个这么可爱的孩子
要来跟我们一起吃饭，他不
知道多开心。

那以后，球球几乎每天
都要到我们店里来。 她钻巷
子的时间越来越少，却整天
在我们店里的货架堆里钻

来钻去。 可是我们的店那么
窄，货物堆得又杂乱，被她
这样一钻，常有东西从货架
上掉下来。 有一次，一包没
钉好袋口的螺丝被她撞得
“啪”一声掉到地上，几千个
螺丝散了一地，我们收拾了
一晚上， 最后还是不够数。
又那么巧有客户定了这个
货 ， 就差二十多个都找不
齐。 那天我和老陈一直趴在
地上找螺丝，到凌晨一点多
才给客户找够数。 我对老陈
说：“这个孩子太讨厌了！ 以
后不准她来了。 ”

但我们是要开门做生
意的。 我们门刚开，球球就
冲进来了。 她把我们这当自
己家，在卫生间把我的口红
涂到自己嘴巴上，把老陈的
摩丝抹到头上，把自己打扮
成小怪物。

我和老陈都是脸皮薄
的人，唐老板和太太就在隔
壁，我们之间只隔着一扇薄
薄的纸板墙，我们不好意思
骂她， 也不好意思赶她走，
只好由着她胡来。

球球仿佛成了我们家
的孩子。 如果碰巧她钻巷子
去了，唐太太一喊，她立马
出现， 到父母那里报个到，
然后就钻我们店里来了。 后
来，她一天要在我们家吃两
顿饭。 老陈不得不去超市给
她买了一套碗筷。 那是一套
印有粉色卡通人物的儿童
专用碗， 球球看到很高兴，
吃完之后捧回隔壁去，以后
每次吃饭都捧过来，吃完又
带回去。 那不过是价值十多
元钱的塑料碗筷，可是在球
球的眼里似乎是什么稀世
珍宝。

我们的生意很差，唐老
板的生意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常常听到他俩争吵，说着
我完全听不懂的贵州话，情
绪激动。 他们只准时交了一
次铺租，后来一直拖欠。 我
不得不挺着大肚子过去找
他们要钱，可是球球蹲在厕
坑里可怜兮兮地望着我，让
我开不了口。 我交给他们铺
子的时候 ， 厕所的门好好
的，三个月没到，竟只剩下
门框。 他们用了一块破破烂
烂的布来替代遮羞，球球是
孩子，上厕所就没有把布放
下来……

后来，我因为孕期反应
太严重，决定由老陈一个人
看店，我搬到空气比较好的
县城去住。 搬家的那天，球
球一直坐在她家门口的水
泥地上玩沙子，时不时抬头
看我们一眼，跟平时没有两
样 ， 还是那么可爱那么美
丽，那么不谙世事。

让我吃惊的是，我们的
三轮车一发动，她竟扔掉沙
子飞快地爬起来追我们的
车子， 一边追一边哇哇大
哭。

这是我们第一次被一
个孩子这样依赖。

昨夜闹了一宿。 一大早，
春丽吃完早餐， 开着电动车
送孩子上学。 然后她顺道拐
进了镇政府的办公大楼区 ，
停好车， 坚定不移地走了进
去。

她想， 这一次， 无论如
何，都要跟那人离婚。 听隔壁
邻居阿花说， 镇上妇联最近
开展了一项新服务， 提供法
律咨询和免费援助给有需要
的妇女。 春丽想跟工作人员
要一份离婚协议书。

接 待 她 的 姑 娘 得 知 来
意，没有马上提供协议书给
她， 反而苦口婆心地劝起
来。

“你还没有结婚吧？ ”春
丽问姑娘， 她想姑娘肯定不
知道男人婚前跟婚后的差
别， 所以听到姑娘劝自己要
大度宽容些， 她就感到一阵
阵的反胃。

来妇联不知多少次了，
每一次那些大妈们都是抱着
劝和不劝离的态度， 一面安
慰春丽， 一面说会通知街道
居委会的人去做春丽男人的
思想工作，好好教育他。 但大
多没有下文。

最后， 在春丽的一再坚
持下， 姑娘终于给了她一份
协议书， 但还是劝两人有空
来这里，坐下来好好协调，千
万不要意气用事。

出了镇政府大门， 春丽
骑着车绕来绕去， 竟绕到自
家兄弟的家门前。 弟弟刚好
蹲在门口刷牙， 一瞥见姐姐
额头的伤痕， 心中便明白几
分，嘟囔道：“他又打你啦？ ”

“这回我不再原谅他了，
一定要离， 离婚协议书我都
拿回来啦！ ”春丽开门见山。

弟弟刷牙的手顿了顿 ，
继而快速地漱口倒水， 嘴里
含糊地接道：“离婚？ 你可要
想清楚啊， 离婚可不是你一
个人的事 ， 可别把爹再气
着。 ”

不提爹还好， 一提爹春
丽心里就来气。 去年，弟弟
跟弟媳闹离婚，把家里弄得
鸡犬不宁， 天天不得安生 ，
最厉害的一次吵架，爹气得
差点中风，在床上躺了半个
多月， 勉强同意儿子离婚的
要求。

“你们离婚就行， 到我
这，咋就不行，爹就不同意了
呢？ ”春丽气，心里不明白。

“男人离，再婚容易 ，你

们女人离， 想再嫁可就难上
加难了。 ”弟弟的语气听上去
比冷嘲热讽还难听。

春丽不想听他再扯 ，跨
上车，朝老宅方向开去。 她
想 亲 自 去 打 探 下 爹 的 意
思 。 不巧爹跟朋友有约 ，中
午不回家吃饭。 娘就留下
春丽一块吃 。 娘俩一边煮
饭一边唠嗑 ， 越聊春丽越
觉得绝望 。 娘句句话都是
老三篇 ，大意说的是年轻时
跟孩子他爹的苦。

“想当年，你们都看到，
我被你爹打得那叫一个惨 ！
现在想来都心酸啊。 ”娘竟抹
起泪来。

春丽记得。当年的场景，
仿佛一道道儿时阴影挥之不
去。 她不想再重蹈娘的覆
辙，说：“他昨天又跟那帮猪
朋狗友打麻将， 还喝得醉醺
醺回来， 我说了两句就动手
打人……”

“男人都一个样，老了就
好，老了脾气就下去啦。 忍忍
吧。 ”娘劝道。

春丽扭头不再搭话，她
决定这次谁的话都不听 ，要
果断逃离这个火坑。

下午回到家， 男人仍在
卧室里酣然大睡， 一时半会
没有醒过来的迹象。 上初中
的儿子很乖巧， 自个搬了凳
子，坐在后院写功课。 春丽缓
步走过去， 在孩子身边悄悄
蹲下，静静地看孩子写字，目
光里满是欣慰与爱惜。

孩子突然停下笔， 转头
问春丽，“妈， 你打算跟爸离
婚，对吗？ ”

春丽默然， 不知如何回
答。

“他老是欺负你！ ”
春丽犹豫， 问孩子：“我

们俩离婚，你会有意见吗？ ”
儿子答：“你不用老是去

问别人的意见， 有谁问过你
的感受吗？ 你想想自己，过不
下去， 就离， 我支持你的决
定。 ”

春丽眼眶湿润了， 她开
始动摇，心想，儿子这么乖，
真离了，跟谁过呢？ 对他的成
长肯定会有影响。 她愣了许
久，慢慢缓过神来，拍了下孩
子的肩膀，把眼泪憋回心底，
说，“没事，妈好着呢，我们不
离，我这就煮饭去。 ”

说罢，春丽站了起来，蹒
跚着向厨房走去， 又开始了
日复一日的生活。

我是从办公室小姑娘的调侃中，
知道阿伦在单位被私下称作“救场小
能手”和“万能背锅侠”的。

“上次听说他同学创业开公司 ，
想拉他去帮忙，被主任截住了。 ”

“阿伦这么好用，主任当然不舍
得放他走啦。 ”

她们说的主任就是我。 阿伦是我
们单位外聘的合同工，进来有三四年
了吧。 他是办公室下属综合部的负责
人。 说是负责人，其实就是个打杂的
头，福利待遇一项都挂不上。 他活儿
干得比别人多，钱却比我们编内的少
多了。 可他也没计较，该干的活认真
做好，不该他干的活只要有人指派给
他，他也接过来尽心尽力地完成。 每
月七千多的月薪，在一线城市要养家
要供楼，据说每月还得寄钱回老家赡
养老人，压力可想而知。 难怪每次同
事吆喝聚餐或出去嗨，他要么默不作
声，要么就找借口推辞。

我总是以忙为由，将请示、通知
以及一些跑腿琐碎杂事都丢给他。 怕
他跳槽， 我时不时画个大饼给他，忽
悠说一有机会就帮他入编。“一旦转
正，你的工资将多出好几千呢，好好
干哈！ ”这傻子信以为真，一个劲地点
头，干活更加卖力了。

在单位， 不仅我知道阿伦“好
用”，其他科室的人也不客气，逮住机
会就让他各种“帮忙”。 经常看到他后
背汗湿楼上楼下各科室来回跑。 有时
我下班迟了，经过三楼，看到他还在
电脑前忙碌着。

最近单位系统升级，一下多出许
多事情，有些还都标着急件，偏偏阿
伦生病请假了。 我像打仗似的忙了两
天， 赶进度赶得我脑袋发热胃抽筋。
好不容易捱到周末以为可以放松喘
口气，不料晚上接到通知，明天有上
级检查组莅临指导， 由我全程接待。
我拖着发懵的脑袋，忍着胃痛强撑着
接待检查组一行。 疫情期间餐饮店没
开张，但检查组不能不吃饭。 抓狂的
我电话阿伦， 劈头就说自己快累趴
了。“我来联系餐馆，让他们准时将盒
饭送到单位。需要订几份？ ”即使隔着
话筒，依旧可以从浓重的鼻音里听出
他仍在病中。

“你生病就不要辛苦做饭了，订餐
时让餐馆也送几份到你家，周一我一
并签单。 ”不知是不是人在病痛中容
易感情用事， 突然就想要给他一点

“补偿”。 电话里我暗示他，在我可以
做主的范围内， 报销数目他尽可以

“灵活”些。
周一上班， 接过他递来的付款单

一看，气得我差点骂出声。 看他日子
过得苦哈哈，本想打个擦边球为他争
取一点“好处”， 可这人傻真是没办
法，有心帮他都接不住。

我们月度绩效考评是跟奖金挂钩
的，我第一次给他打了 99 分。 这傻小
子光知道乐， 一句谢谢的话都没有，
而我居然不计较。

单位有个部门小领导， 据说有亲
戚是市领导，她自恃有背景，在单位
对下属颐指气使，为多占好处各种耍
心机。

近段因新增项目， 办公室频繁加
班，也真是辛苦了。 我把加班表发下
去，让他们自己填加班时数。 我暗示
阿伦，让他尽管往多里填。 等加班表
送上来一看，这个傻子！ 居然只填了
九天，明明好多时候在休息日或下班
后被我使唤着完成工作的那些时间
都可以算，却没有记上，而那些个贪
婪的家伙却个个往多里填。

系统评选先进个人， 领导层有人
直接暗示我，说某人工作积极表现突
出，是不是把机会让给她。 这个“她”
指的就是那位“小领导”。 以前我都心
领神会让她得逞。 但这次我不想违
心，顶住压力把阿伦推了上去。

为一个临时工得罪一个有背景的
人，老婆为此骂了我一整天。

“这是我欠阿伦的！ ”我对老婆同
时也是对自己说。 我希望为阿伦争取
一些加分项，将来某个机会到来时可
以助力。

在我焦虑地等待系统评先进结果
的当儿，阿伦突然来我办公室，告诉
我他刚刚接到某机关公务员的录取
通知：

“感谢主任这些年来对我的关照，
让我有机会接触多方面的知识，在单
位我得到了锻炼，学到很多。 ”

我张着嘴，半天才反应过来。

归途


